
今 宵 一 谜

福济手拿折稿自嘲地说道：
“周天爵这个不吃好草料的，他是
和本部院较上劲了。本部院头上的
顶子是上头赏的，又不是从他手里
夺的！他是不是吃饱了撑的？”福济
说着话，把折稿递给李鸿章。

李鸿章接过折稿看起来。
周天爵先参福济“目无法纪，

克扣军饷。军中蓄妓，署内玩宠”，
接着又参道：“该员身膺封疆，不思
报国，反纵容家丁敲诈地方乡绅，
强抢民女，民愤极大。和州克复不
过五日，正是百废待兴，该员却大
排宴席，为其十七侍妾做寿，是可
忍，孰不可忍。方今长毛肆虐，安徽
巡抚衙门所属不过七八州县，该员
为其侍妾做寿，却能敛到白银十几
万两，百姓受害深重可想而知。和
州府元详本一老府县，原该规劝
之，却助纣为虐，为其在和州城内，
一夜悬挂灯笼上千只，实属不该。
另有抚标参将张某，竟向属官强索
贺仪。该员实授巡抚不过月余，境
内已被他闹得鸡飞狗跳。”

周天爵不愧两榜出身的人，奏
稿写得神采飞扬，丝丝入扣。

李鸿章在心里不由赞叹一句：
“好文采！”口里却道：“周大人不过

是道听途说，折子就算递进宫里，
上头也未必就当真。抚台大人是朝
廷重臣，大人的清名，可不是谁想
污就能污得了的。大人不用太往心
里去。”说完把折稿递给福济。

福济接过折稿，苦着脸道：“少
荃哪，你替本部院筹划筹划，你看
周老王八这件事，本部院是不是也
该上个折子辩解一下？真等上头怪
罪下来，可不就晚了？少荃哪，你是
我大清国出了名的大才子，可不能
看着本部院遭人陷害，却在旁边袖
手笑哈哈啊。这个辩解的折子，你
可得替本部院起稿啊！”

李鸿章起身道：“抚台大人言
重了。大人但凡有什么事，只管吩
咐就是。不过，依下官想来，就算大
人不上折辩解，也有另一条路可
走。这条路如果走得好，不仅上头
不会怪罪大人，恐怕还要为您老加
官晋爵，对安徽的全局，恐怕也有
所扭转。”

一听这话，福济立时神情振
奋，忙道：“本部院就知道李少荃是
我的救星，老弟快讲你的大计谋！”

李鸿章笑道：“大人容禀，依下
官大胆揣测，如今和州平稳，并非
汪酋所愿，实因安庆干系太重。胜

大人、周大人屯兵岳西，时刻可以
攻击安庆，而安庆偏又是伪天京的
门户。洪酋是个图享乐的鼠辈，但
也深知安庆的重要。他就算放弃整
个安徽，也要死守安庆，这样才能
保得他在伪天王府里苟安。下官可
以肯定，此时含山、巢县二地，必无
重兵把守，我一战即能克复！此天
让大人成此大功。大人以为如何？”

福济略一沉吟，反问：“长毛和
州新败，必然戒心百倍。洪酋虽怕
我收复安庆，但他可以从别处调
兵，未必非从安徽调兵不可。我此
时若兵发含山、巢县二地，和州势
必空虚。若长毛将我围困于含山，
趁势破我和州，不仅含山不能收
复，和州恐亦复失，我军亦危矣。少
荃，你老弟所献之计实为险招，本
部院不敢用啊！”
“大人容禀，收复含山，不用重

兵，有三千人足矣！我军可声称去
与胜帅会合，行至半路突然掉头，
长毛必无防备，含山、巢县二地定
能克复。但消息不能走漏一丝，否
则便功败垂成。”
“少荃哪，本部院不是疑心你

老弟的计谋，实在是担心长毛诡诈
呀。既然你老弟说得这般肯定，老

哥也就不再犹豫。这样吧，三千团
勇尽归你调遣，另调吉林马队莫青
云、吉顺二营助你。你老弟就替老
哥走一趟含山吧。少荃哪，老哥这
条命，可就攥在老弟手里了。老哥
把建功立业的好机会，统统给你老
弟，你可不能枉费我一片苦心哪！”

李鸿章起身边施礼边道：“下
官谢大人信任，下官只恳求大人一
件事。大人若能答应，下官马上就
去布置。”

福济有点迷惑：“少荃还有什
么事？”
“大人容禀，此次收复含山、巢

县二地，关乎大人的前途，也关乎
安徽以后的局面。此事大人知、下
官知，再无第三人知道。下官兵马
到含山以前，恳请大人万不要向第
三人讲此事，只托说大人奉圣谕，
着下官率勇去与胜帅会合以规复
安庆。”

福济一把拉起李鸿章哈哈笑
道：“老弟多虑了。老弟是替老哥拼
命，老哥再糊涂，也不至分不出轻
重啊！何况，本部院的嘴，又不是老
太婆用旧了的尿壶，哪能说漏就漏
呢？哈哈哈！”

福济的后一句话，把李鸿章说
得也笑起来，他下意识地看了看福
济的嘴，这一看不打紧，竟大笑起
来。他发现福济的嘴，长得当真很
像尿壶。

临 危 受 命

顾新宇对周子阳说：“你这话
我不同意，我不找老婆也不想结
婚，但你不同，从上一次徐卉出现
以后你就有点儿不大正常。”

周子阳不屑地轻笑，“说的你
自己跟圣人一样。”
“我是什么人不重要，重要的

是你现在想叛逃啊。”顾新宇直指
周子阳的胸口。
“不是我想叛逃，而是……”周

子阳欲言又止，“算了，我承认我今
天对李佳楠的事情有点儿无理取
闹，但是我真是很生气，谁都无法
忍受自己的未婚妻跟她公司的老
板有些不清不楚的关系。”

顾新宇拍掉周子阳的手，“我
不相信李佳楠会做出那种事情。”

周子阳苦笑一声，没说话，
往兜里摸去，忽然发现自己没带
电话。

顾新宇的电话很快就伸了过
来，“我这里有电话。”

周子阳摇头，“算了，不打了。”
他召唤服务生埋单。
“先生，已经有一位小姐替您

埋单了，而且她要我转告您，她在
二楼的贵宾包房等您。”

当周子阳和顾新宇到了二楼
贵宾包房的时候，果然看到的就
是徐卉。
“原来是徐大小姐啊，我说呢，

除了徐大美女还有谁这么财大气

粗。”顾新宇进了包房毫不客气地
坐在沙发上径自给自己倒着酒，
“上一次你请我喝酒我就没喝够，
回家之后馋了好几天，简直是彻夜
难眠，今天又让我遇上你，简直就
是天意。”
“顾新宇你别挤兑人，谁不知

道玩乐圈里的顾少爷啊。”
周子阳沉默了半晌才开腔，

“又见面了。”
徐卉略带挑逗地看着周子阳，

“是吗？我以为你是特意来这里找
我的，可是我等了一晚上的电话都
没等到。”

徐卉替他倒上了满满一杯
酒，递到他的嘴边，“为了感谢我
的邀请，你是不是应该把酒一口
喝光？”

周子阳倒是没有拒绝，也不知
道心底哪儿涌起来的勇气将那满
满一大杯纯酒一饮而尽。
“谢谢你……我，我走了。”周

子阳起身要走。
徐卉三步并作两步挡在了周

子阳的前面，“你就那么害怕我
吗？”

周子阳摇头，“我为什么要
怕你？”

“那你是要回家陪你的未婚妻
了？”徐卉玩味地笑笑，“也对，你是
要结婚的人了，有人约束着，不像
我们这些散漫无聊的人，除了工作
便只能独自面对寂寞。”

周子阳的心里有些酸，“徐
卉。”
“我没有别的意思，”徐卉拎起

酒瓶将面前的三个大杯倒上满满
的酒，“我只不过经常回想起当初
你我那段甜蜜的日子，我不想纠缠
你，我只想跟你喝一次交杯酒，然
后我们之间的恩恩怨怨就此一笔
勾销，如何？”

顾新宇想要阻止，被徐卉冷冷
地瞪了一眼，“顾新宇，这是我跟他
的事，我希望你不要插手。”

顾新宇摸摸自己的鼻子，退后
两步。

酒能够让人清醒，酒也能够让
人迷醉，周子阳终于没有拗过自己
的理智，踉跄着脚步朝着徐卉走
去，绕过徐卉的胳膊，周子阳轻举
酒杯示意之后，便是一饮而尽！

徐卉没有喝完最后一口，周子
阳喝得站不住脚连带着徐卉一起
跌倒在沙发上，呼噜声微起，醉得
不省人事。

徐卉从周子阳的怀里挣脱出
来，整理了自己的衣衫，她的脸上
没有半分的尴尬。

顾新宇苦笑，“徐卉，你这又是
何必呢？”
“我忘不了他。”
顾新宇笑着，“他玩不起。”
徐卉的眼神充满了坚定，“子

阳没有你想的那么脆弱，他会有自
己的选择。”

顾新宇无奈地耸耸肩，“算了，
我送他回去。”
“不，我送。”徐卉淡淡地说。
看那火红色的跑车迅速消失

在视野中，顾新宇平日的散漫荡然
无存，“桃花劫啊。”

李佳楠呆呆地看着站在门口
的两个人，其中一个是喝得烂醉
如泥的周子阳，而扶着他的人并
不是如往常一般的顾新宇，而是
她认识的漂亮女人，徐卉。

“ 你 … … 你 是 颂 创 集 团
的……”李佳楠结结巴巴，半晌
都没说出话。

徐卉看到这身打扮的李佳楠
显然也是一怔，“你是他女朋
友？先过来帮忙把他抬进屋里再
说。”

傅队和谢军找到超市经理，一
个三十岁左右、穿斜条纹衬衫的
高个平头。傅队说明来意，经理
表示一定配合警方的调查。他介
绍说，这种台龙芒是从福州进的
货，全市只有麦德龙一家销售。“我
们想了解有谁买过这种台龙芒。”
傅队说。
“这不大好办，”经理面带难

色，“买水果的客户很多。”
“我们查的是 12 月 17 日那天

谁买过。”谢军补充了一句。
“ 12 月 17 日……可以查一

下。”
经理把两人带到一间小办公

室。里面排着一排乳白色的电脑，
七八个年轻的女员工坐在电脑屏
幕前忙碌着。“查一下 12 月 17 日
的芒果销售记录。”经理对坐在最
边上的一个短发女孩说。大约五分
钟后，资料调了出来。

电脑记录：12 月 17 日有三个
客户购买过芒果，其中两个买的是
贵妃芒，同时买了香蕉等其他水
果，数量都较大，估计是发给员工
或是开茶话会用的。另一个只买了
台龙芒，共 8 公斤。“这一个买方人

是谁？”傅队预感到目标出现了。
短发女孩点击了一下台龙芒

条目，屏上显示出单位和人名：
——— K 大魏功德(校长)。
“是魏功德校长？”谢军大惊。
“魏功德是单位法人，”短发女

孩解释说，“买东西的人不一定是
卡主。”

这说明有人用魏功德的专用
卡，买了台龙芒，还有一个柳条
篮，显然是装台龙芒用的。经理
带傅队和谢军到百货区，见到货
架上的工艺柳条篮，和奥迪车上发
现的一模一样。

再回到水果货柜。傅队抬头向
顶棚四周看了看，发现空中的支架
上有小摄像头。
“你们的监测录像带保留多

久？”他问经理。“一个月。”“能调出
来看看吗？”“行。”

监视机房的保安很配合，从
资料架上找出了 12 月 17 日的录
像带。

搜索当天上午 9 ：00 至 9 ：45
的图像。画面定格在一个正在买台
龙芒的人影上。傅队觉得有点面
善，但不认识。征得超市经理的同

意，他和谢军把带子借回分局，经
过常跑 K 大的片区民警辨认，这
个人是魏功德身边的人。

他就是曾铠！
一个重要嫌疑人浮出了水面。
警方采集了柳条篮上留下的

指纹，其中有两个与曾铠的吻合。
聂风关于庞明聪和黄丽是被谋杀
的推理，变成了可能的事实。

曾铠被警方暗中监控起来。
但是干冰的来历，警方却一直

没有调查清楚。
正当案情扑朔迷离时，聂风

对奇异的字母表破解，获得了意
外突破。

入夜。智园聂宅小卧室。聂风
打开联想手提电脑，在灯下翻来覆
去地推敲电脑屏幕上的符号。在最
后一刻，破解出那张神秘的字母数
字表，发现了隐藏在黑洞深处的
“证据”。钱笑天跳楼的谜中谜终于
露出了端倪。

聂风注意到，第七条和第十六
条在“W ”之后出现有“＄”的符
号，可能表示多少美金。如果 W 是
指“万”的话，“W ＄”可能就表示
多少万美金！

假若确实，就可断定这很可能
是一张黑金流向图。不像是专业的
财务账，而像一份有特殊用途的
“备忘录”。

那一行行条目中的其他关键
字母，又代表什么呢？他的目光从
上向下扫描，反复琢磨，仍未能破
解。聂风的目光突然停在其中的一
条上——— LWBZZLP-JJD7·JC-7
× 6 . 6·46 . 2W/000909 。

这一条在所有的条目中最长，
显得有点突兀。聂风脑海里突然出
现一句老话：“出头的椽子先烂，枪
打出头鸟。”他嘭地捶了一下桌子，
电脑都震得一动。从特殊入手再到
一般，往往是最佳的分析法！

意想不到的是，聂风竟然从这
一条入手，破解了整张表的玄
机———

首先他觉得 000909 有点特
别，如果是表示时间，应该是 2000
年 9 月 9 日，那正是剪彩仪式的时
间呀！LWBZZLP，或许是姓名？

再看前面 7 × 6 . 6·46 . 2W 。细
细琢磨，与“ 7 ”有关，可能指到会
的贵宾礼品数，也可能是剪彩的人
数。他的眼前蓦然映出那几把闪亮
的金剪刀。但他仍有点犹豫：那天
只有五个人剪彩哦……

如此分析，那“6 . 6W ”是什么
意思呢？钱！6 . 6 万元人民币。

原 来 是 你

重 要 嫌 疑 人 浮 出 了 水 面

“朱氏天下，此番休矣”（李清照词二句连） 周昕 昨日谜面 一下变化成十倍 谜底 辞

《李鸿章发迹史》

◆出版社：上海锦绣文章出
版社 ◆作者：汪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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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未了·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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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 40 年，遭遇创纪录
的 800 多次弹劾，面对无数
或明或暗的对手，一次又一
次的政治风暴，李鸿章总能
从容地走到最安全的地方，
一直被弹劾，谁也扳不倒；在
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宝座
上一坐 25 年，权倾天下。本
书全面揭开李鸿章 40 年稳
如泰山的宦海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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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婚勿扰》

◆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
◆作者：琉特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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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非婚勿扰》关注的
是谈不起恋爱的 80 后，讲述
了一对步入社会的 80 后恋
人，面对着失业、失恋、啃老
一系列压力，不得不在爱情
和面包之中作出艰难选择的
故事。

揭露了中国学术腐败

《白色巨塔》

◆出版社：广西人民出版社
◆作者：松 鹰

小说以中国西部一所高
校 K 大为背景，名记者聂风
再次登场和警方联手，通过
调查经济学院青年教授钱笑
天离奇坠楼自杀事件，层层
剥笋，最终揭开了隐藏在博
世楼这座白色巨塔内的黑
洞。故事曲折，悬念迭起，案
中有案，其透视社会和人性
的深度更加令人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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